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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网格化”是我国疫情防控的重要

手段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基层社区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检验。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中，社区发挥了社会治理基础性作用，

是疫情防控的重要阵地，是联防联控、群防

群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

重要环节。其中，“大数据+网格化”管理

是我国疫情有效防控的重要手段，需要进一

步总结、提炼和推广。

网格化管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

最早产生于2004年的北京东城区，指的是

以社区为基础，根据一定的原则，将社区划分

为若干个网格单元，并利用一定的信息技术，

最终实现精细化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1]。与

传统的社区治理相比，网格化管理是一种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全方位的管理模式，通

过将城市空间和城市管理范围划分为网格，

对复杂的社会治理事务和社会事实进行信息

化处理，提高了城市基层社会的清晰度，使

精细化治理成为可能[2]。网格化管理还通过

下沉职能部门人力物力财力，动员基层力

量参与排查消防隐患、治安巡逻、矛盾化

解，基本实现了对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全

覆盖”[3]。

在 社 区 治 理 中 ， 网 格 是 基 本 工 作 单

元。以杭州市余杭区为例，余杭区1468个

网格内，活跃着1581名专职网格员和3万余

名兼职网格员，主要履行基础信息采集、社

情民意收集、安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和法律政策宣传等基本职能，并协助开

展出租房屋管理、流动人口登记、消防安全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吴结兵

“大数据+网格化”：路径、挑战与建议

摘  要 :摘  要 :“大数据 + 网格化”是我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经验 , 在疫情防控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代表着未来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发展方向。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大数据 +

网格化”还面临平衡管理与服务、秩序与活力、数据治理与居民隐私保护等问题，需要进一

步增强网格服务能力、激发社会活力、加强数据立法，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的良性互动，

为社会治理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

关键词 :关键词 : 大数据  网格化管理  疫情防控  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cn10-1264/d.2020.29.005



26 国家治理 Governance

基层治理网格化的未来趋势

管理、安全生产管理等20项网格工作，在

社会治理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如果说城市

大脑是数字治理的中枢，那么网格就是系统

的神经网络，在感受外部刺激的同时传输中

枢指令，是连接线上和线下、政府与社会的

系统界面（图1）。

在疫情防控中，网格化管理依托对网格

的精细划分，能够快速排查和掌握社区内的

人员流动及其健康状况。以杭州市为例，疫

情暴发初期，在地方党委政府领导下，全市

1185个社区、2011个村约2.48万城乡社区

工作者，通过组建“街道—社区—网格—小

区—楼道”五级防疫网，制订包小区、包楼

栋、包户、包人的防控工作方案，精准滚动

摸排相关人员，严格落实具体管控措施，将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管理优势

转化为疫情防控优势。

网格化管理本质上就是一种信息化、

数字化的管理模式，“大数据+网格化”管

理使得网格管理更加精准、更加智能，显著

提高了社会治理效能。同样以杭州市疫情防

控为例，得益于“城市大脑”海量数据归集

分析能力，交通枢纽、疾控、医疗、出行

等80多个维度的大数据实现了高度融合。

在此基础上，杭州市顺利搭建高危易感染人

员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排查防控的效

率和精准度。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各地广泛

应用的健康码，也是由杭州市率先推出的。

在“一人一码，动态更新、亮码通行”的模

式下，杭州市实现了对居民的精准化服务和

管理。此外，杭州市还建立了健康码运行机

制，根据各地防控等级“五色图”实施分类

管理，以便政府全面、系统地了解和分析疫

情，从而做出科学决策。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3月在杭州城市大

脑运营指挥中心考察调研时指出，“从数

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

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城市治

理中，“大数据+网格化”为城市治理现代

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在疫情防控中取得了良

好成效，代表了未来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

图1    网格化管理在数字治理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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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智能化的发展方向。

“大数据+网格化”管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日趋成熟，以及网

格化管理方式的全面推广，“大数据+网格

化”管理在城市治理中变得越来越切实可

行，显著提升了城市治理效能。但与此同

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当前我国在“大数

据+网格化”管理中，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和

挑战。

从政府的管理角度来说，“大数据+网

格化”需要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平衡问题。

无论是城市治理大数据系统的建设，还是网

格化管理体系的完善，更多的是行政体系

中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在数字化基础设施

建设和管理体系建立中，这一点无疑是重要

的，政府发挥了元治理的推动作用[4]。但随

着城市治理由基础设施建设向智能化、智慧

化过渡，我们认为，自下而上的业务逻辑、

需求逻辑将显得更为重要。“大数据+网格

化”亟待向网格化服务迈进，发挥网格化管

理更加贴近民众需求、大数据更能精准刻画

民众需求的优势。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大数据+网

格化”需要处理好秩序与活力的平衡问题。

秩序与活力的平衡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问

题。一方面，社会秩序代表着社会的有序、

和谐与稳定，良好的秩序为社会保持活力提

供了基本前提；另一方面，社会活力蕴含社

会生活的丰富多样性，是基层社会各群体创

造力竞相迸发和个人潜力充分发挥的总体

体现，为社会持续稳定创造了条件。秩序与

活力两者既有内在的一致性，也有潜在的张

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

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

松，波涛汹涌也不行。要讲究辩证法，处理

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当前，“大数据+

网格化”管理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显

著作用，如疫情防控、“雪亮工程”等，但

是在激发社会活力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

空间。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大数据+网

格化”还要处理好数据治理与公民隐私保护

间的张力。数据采集是大数据治理的基础，

但是，个人数据的采集与使用对个人隐私保

护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一些学者指出，大数

据治理可能导致透明社会的形成，产生诸如

隐私威胁、犯过错误的人难以返回正常的社

会生活、全面监控而不自由、被限制被设计

被选择等伦理困境[5][6]。因此，“大数据+

网格化”管理还应在实现数据治理和保护公

民隐私之间寻找到平衡点。

完善“大数据+网格化”管理的建议

完善“大数据+网格化”管理，必须坚

持基层社会治理的正确方向，增强网格服务

能力，激发社会活力，加强数据立法，构建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进一步增强服务能力。要充分发挥网格

化管理服务群众的优势，推动网格管理向网

格服务转变。以嘉兴市为例，2019年嘉兴

市创新网格化管理，推出“网格连心、组团

服务”，其中包括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

机制，依托“浙里办”“浙政钉”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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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为居民提供服务的“微嘉园”平台，

组建网格服务团队，每月进网格开展集成服

务。此外，在网格服务中发挥社会组织作

用，积极引进孵化志愿服务团队，将社会组

织的专业服务嵌入到为民办实事中来，提供

更加丰富的公共服务产品。

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观杭州城市大脑时指出，“该管起来就

能够迅速地管起来，该放开又能够有序地

放开，收放自如，进退裕如，这是一种能

力”。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以往的

社会治理实践往往面临“一管就死、一放就

乱”的困境。数字治理应该在保障有效监督

约束、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实现更高水

平的市场赋权、社会赋权，推动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例如，在社区治理中开发更多社会

活力建设场景，引导居民、社会组织协助构

建数字化管理闭环，实现居民公共服务需

求、政府公共服务资源和社会组织公共服务

供给的有效衔接。

进一步加强数据立法。要加快推进个人

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的立法工作，对于

个人信息收集、保护和使用渠道、方式和权

限进行全面界定，对于数据的利用、授权使

用进行详细规定，保障公民信息安全和数据

安全。要加强对数据资源在采集、存储、应

用等环节的安全评估，建设面向数据流动的

安全评估体系。同时，对社会治理中大数据

开发的伦理规范、人机关系、机器权利、自

由与安全的平衡等问题，进行前瞻性分析研

判，防范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纯技术导向，将

技术分析和价值规范相结合，不断建立健全

相关伦理制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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